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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统计局（ABS）2020年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由于中澳两国关系恶化，澳大利亚

投资者已“悄然退出”中国市场。然而与此同时，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调研发现，2020

年中国接受的投资额增长4%，达163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接受

国。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的前副主编格雷格·厄尔（Greg Earl）表示， “澳大利亚投资者悄

无声息地自行撤出了亚太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包括线上就业平台“Seek”这样的服务

公司，这种现象体现了“投资者依据主权风险做出的耐人寻味的决定”。

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较之去年减少了一半以上，

这清晰地表明，在华澳企已经觉察到两国之间的主权风险。正可谓是“春江水暖鸭先知”。

只是这种情况下，尽管澳大利亚企业可以最先感觉到“寒冷和危险”，但他们并不会公开

地发表相关意见。

更早离开的中国投资者
有趣的是，早在2017年到2018年间，在澳的中国投资者就已经察觉到了以监管环境转变和

中澳双边关系恶化为表现的主权风险。

虽然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投资一直很少，但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在2005到2006

财年就已激增至72.59亿澳元，在所有对澳投资经济体中排名第三。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

机构——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05年起，来自中国大陆投资

者一直稳居澳大利亚海外投资金额的前三名，除了2006至2007年（第十一名）和2007

至2008年（第六名），然而，到2018至2019年，排名下降到第五名，2019至2020年继续下

降到第六名。

投资额的减少显然比排名下降更令人吃惊。下图汇总了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年度

报告的汇总，展现了获批的中国大陆对澳投资（不包括个人投资者发起的住宅房地产投资）

的变化。在2017年至2018年，投资额下降了53.2%，随后两年里，投资额进一步减半，回

到了15年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

2003-04至2019-20财年批准的中国内地对澳投资（不包括住宅房地产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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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年度报告汇编的资料

不可否认的是，获批的中国大陆的对外投资受制于各种因素。比如，中国从2017年底就开

始限制对外 “非理性投资”，如上图所示，中国对澳投资量2017年至2018年的下降趋势也

证实了这一限制的影响。

2018年至2019年和2019年至2020年这两个财政年度，中国投资者对澳大利亚的热情进一步

消减，同比分别下降36%和20%。在同一时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出现了4.3%和2.9%

的小幅下降。即使考虑到新冠疫情以及2020年3月澳政府实施的外国投资零审查门槛政策

的影响，中国投资者退出澳大利亚市场的情况也非常醒目。

经主流投资统计机构证实
两个中国对澳投资的主流统计机构都证实了以上情况：毕马威/悉尼大学的《揭秘中国企

业在澳大利亚投资报告》（《揭秘》）系列；以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中澳投资（CHIIA）
数据库。

《揭秘》报告根据毕马威和悉尼大学商学院的数据库撰写，该数据库“从各方公共信息来

源收集原始数据”。《揭秘》于2011年开始追踪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其中“包括通过

子公司或特殊目的公司进行的投资”。

毕马威和悉尼大学商学院数据库2021年7月的最新报告证实，2018年是中国在澳大利亚投

资的分水岭：2018年记录的投资额为62.43亿美元，仅是2017年投资额的62%；2019年进一

步缩减至上一年的三分之一左右；到2020年又下降了18%。

该数据库所登记的已交割交易数量在2018年也出现了下降。2016年和2017年这两年的已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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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交易量超过了100笔，达到顶峰，2018年减至74笔，下降了27.5%。已交割交易量于2019

年进一步降至42笔，到2020年仅交割20笔。可以说，已交割交易量的变动比投资额的变化

更贴切地反映了投资者的情绪，因为投资额的浮动很容易受到大型交易的影响，从而缺乏

准确性。

中国在澳大利亚交割的投资交易数量

摘自毕马威/悉尼大学2012-2021年《揭秘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投资报告》

​ ​中澳投资数据库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但是其比毕马威/悉尼大学的数据库早一年指出这

一下滑趋势：中国对澳投资于2016年达到顶峰值149亿澳元，但在2020年骤降至10亿澳元出

头。中澳投资数据采用澳洲国立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研发的新方法，追踪了自2014年以来

中国对澳的投资情况。

中国对澳投资(2014–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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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国立大学中澳投资数据库

中方感知到更高的风险
2021年的两个开发项目变动似乎表明中方感知到的风险级别达到新高：中国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中投公司CIC）计划退出其在悉尼格罗夫那大厦的股份；并且根据中国顶级智库中

国社会科学院（社科院CASS）的评估，澳大利亚在中国投资目的地的排名急剧下降。

��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在2015年的交易中持有悉尼办公

大楼25%的股份，并在2020年11月击败了其他竞争者，进一步收购了其50%的股份。澳大

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最终在2021年年中批准了该项收购，历时长达六个多月（是审核

机 制 耗 时 最 长 的 一 次 ） 。 关 于 中 投 公 司 可 能 退 出 交 易 的 报 道 在 半 年 后 终 于 得 到 证

实——“美国黑石集团买下了这一半股份”。《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早些时候称，中投公

司还在“出售其持有的25%的股份”。

��从2018年起，中投公司在房地产领域的投资力度就已远不如以前，但是该公司从十个

月前雄心勃勃的竞标中退出仍然是一个警报信号。虽然该交易在当时被视为“对澳大利亚

资金市场的信任”，并展现了“投资者对门户城市核心产品的强烈兴趣”，但中投公司现

在的退出明确体现了中国投资者们的担忧。

中国社科院在其年度报告中修改了对澳大利亚作为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的风险评估，这也

印证了以上内容。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自2014年起定期发布《中国海外投资

国家风险评级报告》，以评估中国企业在目的地国家直接投资的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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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4年至2020年的评级报告中，澳大利亚在2013年至2019年期间长期位居前四，但

在2021年的最新版报告中却降至第15位。除了澳大利亚飙升的赤字之外，评级下降主要是

因为“投资受阻程度”和“双边政治关系”这两个类别的评估更趋负面（运用德尔菲法得

出）。一个由经济、国际关系和法律领域中国专家组成的调研小组，对此进行了评

估。“投资受阻程度”和“双边政治关系”属于仅有的三个依赖专家评估的指标，而非依

赖国际组织发布的资料或商业情报。因此，正如中国顶尖学者所指出的，澳大利亚投资环

境和中澳关系的评级降低是2020年澳大利亚外资直接投资风险提高的有力证据。

《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对澳大利亚评级的两个
指标：“投资受阻程度”和“双边政治关系”。

��来源：2014至2021年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

注：此份报告为2013到2020年的评估结果（风险评级的结果落到[0,  1]区间,  数字越低表示
对中国的投资风险越高）

信任度下滑是问题根本
上述内容对厘清长期以来中澳关系相关的辩论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阐明了中澳两国的前

线企业如何应对觉察到的主权风险，然而主流媒体对此并未多加报道。他们觉察到风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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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采取行动，这标志着一种持续趋势的开始而非结束，也质疑了澳媒在贸易数据和经济

关系（与外交关系相区分）方面常用的评估语： “贸易如常”。

尽管贸易抢占了大多头条，但外国投资活动的变化也很重要，这些投资变化能够表明国家

间信任度的下滑，也正是这些投资才能推动其他领域的交流与联系。正如前总理托尼·阿

博特 (Tony Abbot)在欢迎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访问澳大利亚时总结道：“我们做生意是出

于需要，而投资是出于信任。”

国家间的相互��信任一直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心，即政治互信。例如，在2019年中旬，

中国驻澳大利亚前大使成竞业发表了以“政治互信、互利合作增进中澳关系”为主题的演

讲。他表明，“政治互信和互利合作是驱动两国关系顺利发展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

只有互信互利两轮同向同步转动，中澳关系才能行稳致远。”这是中国政府的官方立场。

当前，中澳之间的信任无疑处于低谷。2017年澳大利亚对中国“一带一路”的看法发生的

变化，导致两国信任度走向下滑，澳大利亚指责中国干预内政及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更加

剧了这种情况。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评价也发生了转变，从一位受欢迎的经济伙伴（出口国与投资目的国）

变为反华阵营中的一员。专家对《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中“双边政治关系”

的评估更能说明问题。中澳关系的风险评分由2018年的0.67下降到2019年的0.58（与2017年

特恩布尔政府引入反外国干涉立法时的评分几乎一样），2020年继续跌到0.48。2019

和2020年，在50多个投资目的国中，澳大利亚是获得评分最低的国家之一；低于加拿大

（2019年0.56），但依旧高于美国（2019年0.42及2020年0.4）和印度（2020年0.47）。

分道扬镳的未来？
“信任”这一核心要素的残缺对于中国未来对澳经济政策以及两国经济关系到底意味着什

么？简单来说，站在中国的立场来看，由于风险较高，尽可能地回避澳大利亚是理智的选

择。

从投资一开始，澳大利亚流向中国的资本就控制在最低水平。澳大利亚的服务公司以及近

期促进澳大利亚对华投资的咨询公司都陆续撤离。

另一方面，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预计也不会在近期内恢复。尽管自2005年以来，中国对

澳投资激增，受到广泛赞扬，被看作是两国更紧密经济关系的一环，但中澳双方不乐意承

认其带来的负面效应。中国资本的突然涌入，一直以来都让澳大利亚社会的某些阶层感到

害怕，而政府政策的保守化和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也让中国资本被当成对澳大利亚“国家

安全”的一种威胁。

我们对发达经济体的外国投资监管的比较研究表明，“澳大利亚并不是唯一一个在投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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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中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问题的国家”（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前主席大卫·欧文

（David  Irvine）在2021年10月发表如上观点），其在工业化国家中已经率先掀起这种监管

措施的浪潮。矛盾之处在于，围绕中国资本的诸多争议往往发生在吸引中国资本最多的东

道国。

澳大利亚作为东道国，明显对中国的国企及私企持谨慎态度。在过去20年里，中国投资的

每一项新兴利益产业都迅速成为澳大利亚监管措施的靶子，受到抑制，包括采矿业、农业、

基础设施以及最近成为打击目标的医疗保健行业。而中投集团商业房地产投资遭遇的长时

间审查也为中国企业敲响了新的警钟。

至于贸易方面，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绝大部分消费品都可以被（他国商品）轻易取代。

例如，在乳制品方面，长期以来中国市场的进口商主要来自新西兰，其次是荷兰、爱尔兰、

德国和法国，澳大利亚还远远落后于这些国家。2019年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新西兰占

中国乳制品进口额的40.77%，荷兰占15.87%，爱尔兰占8.18%，澳大利亚占7.04%。在葡萄

酒方面，智利、意大利和西班牙出口的果味浓郁的产品也获得了入门饮酒者的青睐，这些

产品迅速占领了澳大利亚品牌撤离后的中方市场；法国葡萄酒迅速恢复了其作为中国第一

大葡萄酒进口国的地位，而一年前这个位置还属于澳大利亚。

旅游业的发展情况将取决于（中国）往澳大利亚航班的便利程度、中国游客在澳的受欢迎

程度，以及澳大利亚相对于其他长途旅游目的地是否具有独特优势。

在教育方面，澳大利亚可能继续是受中国学生青睐的留学目的地，但预计入学人数的增长

将放缓。即使在2019年，新冠疫情还未爆发之时，留学人数的增长率相比前两年就已经放

缓。相较澳大利亚八校联盟（Go8），其他规模较小的大学受到的影响会更显著。

在资源方面，中国早已作出极大的努力来寻找替代能源，并努力实现资源多样化。毕竟，

在一个地缘政治竞争和意识形态集团化加剧的世界里，“脱钩”意味着更大程度的自力更

生和自给自足。正如斯图尔特·布莱克（J.  Stewart  Black）和艾伦·莫里森（Allen  J.
Morrison）在为《哈佛商业评论》撰写的文章中写道，虽然“⋯⋯美国普遍认为脱钩主要

是阻止进口，以保障或回流美国的就业机会⋯⋯”（而在澳大利亚，脱钩更多是关于出口

市场多元化），但“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脱钩是一种战略转变⋯⋯”，其关键目标是

“消除对海外国家和企业在关键技术和产品方面的依赖”（对澳大利亚的依赖体现在资源

方面）。只要参考中国在资源领域对外投资情况，就会明白该国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自身对

澳大利亚资源过于依赖这一短板。

很难预测中国所做的这些努力在澳大利亚各类矿产品出口中会有多大成效。但从目前情况

来看，中方的决心十分坚定，毫不动摇。

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相关讨论中，曾提出“在没有重建政治信任的前提下建立经济关系”

这一假设，当前情形从根本上挑战了这种说法。对于澳大利亚未来任何一届政府而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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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只靠一个轮子推动中澳关系向前发展，会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墨尔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邀研究

员。

该研究由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2019JJ013]支持。

图片：西澳的铁矿。来源：Ginger_ninja/Flickr

The original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was published on March 18, 2021.


